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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桥洞下的骑手

后来怎么样了
已经顺利安置到爱心酒店，在这座城市继续“战斗”

我叫徐大伟，今年 22 岁，上

个月刚从老家江苏宿迁来上海，

在美团做骑手。

来到上海后，我和其他同事

一起住在位于普陀区的美团集

体宿舍里， 六个人一个房间，上

下铺，地方倒是不小。

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因

为我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做生意

失败欠了一笔外债。 在我看来，

它是一份付出和回报完全成正

比的工作。 上个月，我也通过自

己的努力，成为站点每天排名前

五的优秀骑手。

一切都按照着我内心的目

标稳步前进着。 然而，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彻底打乱了节奏。

4 月 1 日，浦西开始全面封

控，我的站长在群里问我们“有

没有愿意出去跑单的”，站长是

江苏无锡人，四十来岁，作为党

员这次也参与了小区的志愿者

工作。 坦白说，我也知道传播的

风险。 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我

决定勇敢一次。 于是，我第一个

在群里报名。

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我暗自

告诉自己，勇敢的前提一定是自

己要做好各种安全措施，而不是

一时的莽撞。

公司很快就帮我办理好了

通行证，并且为我们准备好了防

疫物资。就这样，我带着手机、充

电宝、充电线就出门了。

因为浦西全面封控， 第一

天的单量急剧下降， 大概只跑

了二十多单。 我告诉自己，收入

无所谓的， 关键是这个时候不

能没有我们。 只不过，让我没想

到的是， 街上不少公共厕所都

封闭了。 我一直憋到了下午四

点， 才在人民广场找到一个开

放中的厕所。

比起这些，内心深处最担心

的问题还是， 从小区出来后，晚

上我应该睡在哪里？

或许和我从小的成长经历

有关， 我天生不喜欢麻烦别人，

能自己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

眼下， 最重要的不止是找到住

所，还要给手机充电。

于是，我想起了之前路过的

武宁路的桥洞那里，有插座可以

给手机充电。 就想着晚上要不

去那里凑合一下。

我是第一批前往这里的骑

手，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同

行。 到这里才发现，插座只有一

个，只能轮流充电。 于是我想到

了一个新的办法：先用电瓶车给

充电宝充电，再用充电宝给手机

充电。

看着电量逐渐变多的手机，

我的内心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

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没有枕

头和被子，晚上我睡什么？

抱着试一试的运气，我骑着

电瓶车去附近的小区转了转，正

好看到有小区门口在卸货，有一

些纸箱被空出来。 于是，我就上

前去问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能不

能借几个箱子用，也没有和他们

说做啥用。对方当即便答应了我

的请求。

就这样，我把两个纸箱子作

为床垫，胳膊作为枕头，侧着身

体准备休息。一天的疲惫让我顾

不上什么，很快便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上六

点，感觉自己是被冻醒的，看着

空旷的马路上， 没有行人和车

辆，我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非常

强烈的感觉———孤独。

住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

是食物了。 我想起封控之前，自

己也储存了一些泡面，于是就联

系室友，让他们通过小区的志愿

者递给我。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

了———没有开水。 于是，我就先

干吃泡面将就着。

最难捱的是，我的充电宝进

水损坏了， 但是工作又离不开

它。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在微信上找了一个超市的老板，

问他能否借我一个充电宝。没想

到，那位老板二话不说就答应送

我充电宝了，并且做好消毒以后

把充电宝放门口让我自己去取。

我当然过意不去，两次想转账给

他，但都被他立刻退回来了。

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我也

会看一会儿自己带的书。奥斯特

洛夫斯基的那本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总是看了又看。

有天晚上， 一位同行突然

问我：“听说最近有爱心酒店可

以住了，我们要不去问问？ ”听

后，我的大脑突然有点懵，刚来

上海送外卖不久的我， 确实没

有留意这件事， 再加上我总是

想着不要麻烦别人， 听罢也就

睡了。

离开武宁路的桥洞，入住了

爱心酒店， 还要从一通电话讲

起。

4 月 5 日，我突然接到了站

长的电话。电话里他焦急地问我

这两天晚上睡在哪里？我就如实

地把自己晚上睡在桥洞下面的

经历都告诉了他。

听完后，站长很惊讶，问我

为什么不早点和他说。我就和他

解释，自己早知道可以申请爱心

酒店了， 以为很麻烦就没有申

请。 随后，站长用一种半心疼半

责备的语气回复我：“这有什么

麻烦的。 我让你们出来跑单，如

果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这个站

长当得还称职吗？ ”

4 月 5 日下午 5 时许，站长

打来电话，表示帮我安排好了酒

店，在上海火车站附近。 听到这

个消息后， 我难掩激动的心情，

但还是坚持跑单， 直到晚上 11

点多，才前往酒店办理入住。

当我到达酒店门口时，发现

酒店早早地为我们准备了 “美

团骑手消毒专区”，自己先做好

全身消毒。随后，把通行证、身份

证等证件信息提交给前台，就可

以顺利入住了。

打开房门，看到干净整齐的

双人间，再想想自己之前自作主

张睡了四天的纸板箱，我有点想

笑又想哭。 但无论如何，那会是

我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睡在酒店舒服的床上， 我激

动得凌晨 2点多才入睡。

在酒店休息得很好，

我也更有力气去跑

单。 我接的都是

站点指定的单，

站长也很严肃

地提醒我们：不

能随意接跑腿

单，甚至自己加

价跑腿费。

现在， 我们每

天都要做一次核酸

检测，除了规定的抗原

检测外， 我昨天自己一共

做了 9次抗原。 此外，还自

己购买了 KN95口罩。 我

总想着，安全第一。

这段时间， 我送的

最多的就是超市的一些

生活物资， 以及咖啡馆，

当然不是送咖啡，而是咖啡

馆制作的一些面包等物资。

正如很多同行所说的，我们绝

大多数不存在日入上万元的情

况，像我自己平均每天能赚个八

九百元。对于这个收入我已经很

知足了。

让我感动的事情也有很多。

一位好心的女士知道我们骑手

外面跑单吃饭不容易的情况后，

已经连续给我买饭几天了。她总

是会提前联系好商家，让我过去

拿。 无论我怎么说，就是一分钱

都不要，还说把我当亲弟弟一样

对待。

老家的爷爷奶奶放心不下

我，总打电话让我疫情结束了就

回家。 但疫情结束后，我会选择

继续留在上海。 坦白说，我还是

很喜欢在上海做外卖骑手的。虽

然我总是担心天气炎热皮肤晒

黑以后，不好找对象了。人常说，

要是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

别？ 我总是告诉自己，即使翻过

身我还是一条咸鱼，但是我至少

努力过了。

4 月 18 日晚，夜深人静时，

上海的街头空无一人，我骑着电

瓶车安静地驶过再熟悉不过的

几条街。内心突然有个强烈的愿

望———我想回自己曾睡过四个

晚上的武宁路的桥洞看看。 虽

然， 自己已经住在酒店多天，但

是我也担心着自己的同行兄弟

们，是否有人和我一样，不知道

有爱心酒店这件事？或者说不好

意思去麻烦别人？

当我终于到达那个再熟悉

不过的地方时， 眼前的一幕让

我无比欣慰———桥洞下空无一

人， 恢复了往常的安静。 我心

想，曾经睡在桥洞的兄弟们，或

许都已经像我一样被妥善地安

置了吧！

晨报首席记者 牛 强

最近，很多人都被一条短视频

戳中泪点。 视频真实记录了这样一

幅画面：深夜的上海，武宁路的桥

洞下， 穿着不同制服的外卖小哥

们，在劳累了一天后，选择在这里

入睡。

这注定会成为上海本轮疫情

中难忘的一帧，也会是那些曾经历

过的骑手别样的人生回忆。

4月 19 日晚间，我们辗转联系

到一位美团的骑手，他是第一批在

武宁路的桥洞下面入睡的人。 后

来， 他被顺利安置在爱心酒店里。

如今，他还在这座城市里继续“战

斗”，更牵挂着那些“战友”们的后

续。

以下为徐大伟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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